
曹文轩

“我的背景是中国”
国际安徒生奖为作家奖， 一生只能获得

一次， 表彰的是该作家一生的文学造诣和建
树，又因该奖项只授予在世的儿童文学作家，
且已获奖作家不可重复得奖， 因此可以说它
又是儿童文学作家的“终身成就奖”。 国际安
徒生奖没有奖金， 每位获奖者会被授予一枚
刻有安徒生头像的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

曹文轩获奖后接受采访时说：“我利用了
丰富多彩的中国资源， 而这个资源是其他任
何一个国家不具备的， 我的国家经历了无数
的苦难， 为我们写作的人准备了一份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 ”

“我讲了一个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但
同时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故事。 ”“俗话说，一
个人有背景，再加上他很强势，这个人就很厉
害。 对于我而言，我的背景就是中国。 这个经
受了无数苦难与灾难的国家， 为她的子民源
源不断地提供了极其独特的创作资源。 ”曹文
轩说，“我的作品是独特的，只能发生在中国，
但它涉及的主题寓意全人类。 这应该是我获
奖的最重要原因。 ”

“一个作品能否走向世界，还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考量指标，就是是否经得起翻译。 ”曹
文轩剖析自己的文学创作时说，“我既使用了
本民族语言， 也找寻到文字下面所蕴含的全
人类共通的语言， 所以我认为当我的作品翻

译成其他语言文字时， 最主要的东西不会有
什么损失。 ”

曹文轩对中国文学、儿童文学的创作充满
信心。“这次得奖的意义还在于帮我论证了自
己多年来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判断，即中国最好
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水平的儿童文学，” 曹文
轩说，“我相信，未来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中还
会有人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这毋庸置疑。 ”

诗意如水的笔触 真实哀伤的瞬间
4 月 4 日， 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

奇·亚当娜宣读颁奖结果时说：“曹文轩的作
品书写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 树立了
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的挑战的榜样， 能够赢
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 ”她对曹文轩的作
品这样称赞道：“用诗意如水的笔触， 描写原
生生活中一些真实而哀伤的瞬间” 。

曹文轩主要的儿童小说有《草房子》《青铜
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等，其中《草房
子》是曹文轩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部作品。 作品
以曹文轩自己的童年生活为素材，写了一个名
叫桑桑的男孩。小说讲述桑桑在油麻地小学的
六年生活中的种种故事和经历。他亲眼目睹或
直接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下、感
动人心的故事： 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
情， 不幸少年与厄运相拼时的悲怆与优雅，残
疾男孩对尊严的执著坚守，垂暮老人在最后一
瞬间所闪耀的人格光彩，在体验死亡中对生命

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
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

曹文轩曾在《童年》中写到，“我的家乡苏
北，是以穷而出名。我的家一直是在物质的窘迫
中一日一日地度过的。贫穷的记忆极深刻，我吃
过一回糠，一回青草。糠是如何吃的，记不得了。
青草是我从河边割回的， 母亲在无油的铁锅中
认真地翻炒，说是给我弄盘‘炒韭菜’吃。 ”

而正是这些童年的记忆， 成为了曹文轩
写作的源泉。

儿童文学不能“没有人的温度”
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曹文轩这样给儿童

文学下定义：儿童文学最大的功能，或者最根
本的目的，是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这
包括了三个维度，第一是正确的道义感，第二
是审美价值，第三是在作品字里行间、无处不
在的悲悯精神。

曹文轩曾感叹现在的儿童文学是“一种
没有人的温度的儿童创作”：“现在儿童文学
中别说残酷了连温暖都没有， 是一种没有人
的温度的儿童创作， 无关于感情， 无关乎心
理，仅仅是满足人的情绪，快乐、热闹、搞笑。 ”

曹文轩说：“举一个例子， 有次我给一个
小读者写寄语，孩子的妈妈直接说：曹老师我
都给您想好了，您就写：让孩子在快乐中健康
地成长。 听到这话我非常悲哀，让孩子在快乐
中健康地成长，这话站得住吗？ 儿童文学不仅

仅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 也是给孩子带
来快感的文学， 这里的快感包括喜剧快感和
悲剧快感。 一部世界儿童文学史上 80%都是
悲剧性的，安徒生童话中主体是悲剧的，例如
《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 可是一味地
快乐算得上健康的成长吗？ 其实儿童文学是
要讲禁忌的，我的标准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孩
子妈妈， 你愿意把这部作品给你的孩子看那
这部作品就没问题。 ”

曹文轩最看重的作品是《大王书》，他说，
“《大王书》和《草房子》《青铜葵花》相比，真的
很不一样。 前者看上去颇有点气势， 荒漠大
川，天上地下，场面宏大，情节跌宕，是一种浪
漫性的叙述；而后两者，则是烟村茅屋、小桥
流水、细树矮篱，有点温婉，有点小调。 但从追
求美感、倾向悲悯、着重人物、喜欢风景、留心
细节等方面相比， 我还是觉得它们都是我的
文字，是在同一美学平台上的把戏。 事实上，
我在写任何一部作品时， 都有顽强的突破和
革新的欲望。 我看重《大王书》，是因为它是我
这些年花心思最多的作品，还因为我看到，有
些人在还没有细看它时，只想着《草房子》《青
铜葵花》等，认为我可能不善于干这样的活。
其实，我在骨子里，是一个更倾向于浪漫和幻
想的人，这一点，只有我自己知道。 ”

（综合《北京晚报》、人民网、新华网、《法
制晚报》等）

4月 4日晚，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上公布，中国作家曹文轩最终折桂，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国
际安徒生奖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是全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奖项。

国际安徒生大奖的官方网站上面对每一位最终入选者有一段英文的简介，其中对曹文轩的介绍是：曹文轩在中国农村长大，后来到北京大学
学习，如今教授中国文学和儿童文学。 他的童年虽然物质上贫穷，但情感和审美的丰富让他写出了第一部成功之作《草房子》（1997）。 这本书是他的
代表作，在中国获得了多项大奖，其中包括中国儿童文学最高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他那流畅、充满诗意的笔调，描写的是诚实的，有时是原
始的，甚至忧郁的生命瞬间。《青铜葵花》（2005）讲述了一个城市小女孩想在乡村找到归属感的故事。“丁丁当当”系列（2012）则讲述了两个生活在中
国乡村患唐氏综合征的兄弟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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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有限元，能否编个程序来写相声？
“应该可以，就像现在可以用电脑程

序来写新闻……”然而，旋即，他遗憾地
说，目前没有合适的人帮忙写程序，只能
由他自己手工进行分析， 对 119 分钟的
相声剧进行有限元分析，要花费 36 小时
以上。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博士毕业后，
李宏烨创立了一个新语相声俱乐部，专
职说相声，“既然早知道要转行， 不如年
轻时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他父母读的
也是工科， 最后纷纷转行做了思想政治
方面的工作。 在上海交通大学的相声协
会，这位大个子学长被称作“大李”。大李
是协会的第三任会长和资深成员， 新人们惊
叹于他指导新人说、写相声段子的能力。 在网
络上，人们更惊叹于他的专业和工作——— 一
个工科博士和一个说相声的———之间的反
差， 知乎有一个问题：“名校出身却不从事本
专业的毕业生们，你们是做了怎样的选择？ ”
他的故事成了点赞最多的答案之一。

冬末春初，阳光很好的下午，中午刚刚看过
勇士队的比赛。 “相声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逗人
笑，篮球队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进球，这是一个道
理。 ”在那辆 5 年车龄的灰黑色天津威志里，
他一边开着车， 一边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经
历。 初中时，代表班级排练了新编的相声段子
去参加相声比赛， 听相声的小观众都很开
心，评委团却没有选上他们。“他们选上的是
一个很传统的段子。 ”那个段子里的小朋友
穿着长袍马褂，拖长了声音说话，相声非常
传统，观众几乎不笑，据说这种相声“有功底，
有韵”……

10 多年后写的一本《逻辑搞笑实录》中，
这位当年的少年抱怨道，“如果你是一位相声
粉丝， 我猜您一定觉得‘知道哪个包袱更好
笑’是相声演员的功底所在。 可我要揭露一个
尴尬的现状了：‘功底’再好的相声演员，也未
必知道哪个包袱更好笑，他们所谓的‘功底’，
体现在演技绝活方面……”

逻辑搞笑比形象搞笑更好笑
“我们希望做些有点逻辑感的东西给那

些愿意思考的人看。 ”在那本《逻辑搞笑实录》
中， 这位工科男写道，“逻辑错误是观众们最
喜欢的。 ” 巨大的错误弥散在每一步的推理
中，每一处的错误都不大，一个逻辑闭合的梗
如同一个莫比乌斯环，让人困惑又迷恋。 复杂
的逻辑给观众提出挑战， 也带给他们最大的
满足感， 这里惟一的问题是，“这种观众最喜
欢的包袱，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吼住。 ”

逻辑搞笑比形象搞笑更好笑， 这是眼前
这位理工科相声男在“中国南方的一个不太

知名的角落———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进
行的一次长达 10年的大规模实验的结果。 当
然，“逻辑搞笑的包袱需要现场观众有很高的
专注度， 台词需要写得很精细， 并富有层次
……” 他不得不承认： 在社会上的相声演出
中，逻辑搞笑的风险远高于形象搞笑。 两次被
邀请去录制某知名搞笑真人秀节目， 他们团
队的表演却从未被播出，他认为，这是制作方
对搞笑节目的预期多以滑稽取悦观众为主，
品位较低。

搞笑却并非喜剧
借了个上海交大创业园里的办公室，相

声社的几个核心成员团团坐， 讨论造船专业
的硕士生郭敏的新段子，那是关于“官科”和
“民科”的，新鲜热辣。 新段子是郭敏的品牌栏
目“大郭炖科技”的第二段相声，10 分钟的段
子，他大约花两天的时间写完，然后在俱乐部
的几位核心成员中研磨，“这里节奏快一点”，
“这里加一句，以免听众听不出梗儿”……

在《智能制造》这段相声的开头，
穿着红马褂的郭敏向他的搭档一本
正经又神气活现地解释流行词：工业
4.0。“这个概念是用德语提出来的，翻
译成中文就叫‘中国制造 2025’。 ”春
节期间，这个段子在制造业从业者中
流传甚广，这背后讲的其实是中国自
主创新的困境。 大李解释：“中国制造
业的技术提高方式，大部分还是使用
国外技术国产化。 我们从别人那买了
东西，然后通过反推，把这个技术掌
握了，我们觉得很划算，但问题在于，
别人开发的过程中走过的弯路，我们
都没走过， 他们下一步继续开发，只

需要两年时间， 而我们只能再用 5 年的时间
去学，我们学的时候，人家用 1 年的时间又进
行了下一步的继续开发……”———对自己当
年的那些专业领域， 这位转行了的博士仍然
少不了忧心忡忡。

回到生活里，相声依然无处不在。 他不怎
么喜欢看书，爱看电视与电影，最爱的电视是
《神医喜来乐》，喜欢的电影则是《模仿游戏》。
“我去电影院看了 5次。 那个电影压根就是个
相声剧，也不是喜剧，电影里几乎每个场景都
是两个人在说，一个逗哏一个捧哏。 ”《模仿游
戏》 中，“主人公图灵更多时候扮演捧哏的角
色，这样一来，在大家笑的同时，也容易体会
主人公身上的情绪和感受。 ”这位工科男尤为
赞成“三分逗，七分捧”的说法，捧哏者负责引
导观众，任务艰巨又低调。 在新语的相声里，
大李这几个主要成员经常作为捧哏者存在，

“捧哏是最难的，尤其需要经验。 ”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李珊珊 /文）

工 科 博 士 的 相 声 实 验
穿件火红的耐克防寒服， 走在上海西南的交大校

园，材料学博士李宏烨说：“有限元这项理论的伟大是
毋庸置疑的。 ”这位爱说相声的工科博士决定用有限元
去分析相声。 他一遍遍去听那些有观众声音的相声表
演录音，利用笑声给相声里的包袱打分———“3秒的笑，
观众在判断这里是不是一个大包袱；6 秒的笑，往往带
着鼓掌，是一种褒奖……”利用这些打分，再反过来对
相声引发笑声的效果———他起了个名字叫“笑果”———
进行数值模拟分析，这就是相声的有限元分析了。这位
工科博士还专门写了一本大部头的《相声的有限元》来
阐述他的方法，以及分析的结果。 李宏烨

首位获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作家曹文轩———


